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解“王莽九庙”建制之谜*

高崇文

摘 要：汉长安城城南发现的十二座建筑基址群，黄展岳先生判断为“王莽九庙”遗址，认为除王莽自定的

九庙外，另外还增加了帝喾、田和、田建三庙，合为十二庙。顾颉刚先生认为多出的三座应是王莽自留庙及预留

给后世子孙有功德者而为祖、宗之庙。王恩田先生则认为这组建筑群是王莽为西汉王朝所建的祖庙。从王莽

尊崇的周代宗庙制度来分析，依照“三礼”记载的宗庙“昭穆”“迁祧”祭祀制度，顾颉刚先生的推断更为可信。而

王莽之所以称“起九庙”而建十二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汉王朝生前立庙但不称“庙”的传统，因此王莽在世

之时不能宣称为自己立庙。这种生前立庙但不能称“庙”的现象，有汉以来就存在，是汉王朝的固有观念。而各

基址“四向五室”的格局则源于西汉时期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五行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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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至 1959年，在汉长安城南发掘了一

组共十二座形制相同的建筑基址群［1］，遂引起

了学术界的关注。主持发掘的黄展岳先生在数

次报道中均认为其是王莽九庙遗址［2］396-397［3］162。

1989年黄先生又专门发表了研究文章，结合文

献记载，论证了这组建筑的形制、年代、性质，仍

确定是王莽九庙遗址，并根据遗址的布局对各

神主的庙位进行了排列。同文还发表了顾颉刚

先生对庙位排列的另外一种设想［4］。王恩田先

生则认为此建筑群是王莽为西汉王朝所建的祖

庙，对西汉皇帝神主的庙位也进行了排列［5］。

此后还有学者发表有不同见解①。截至目前，虽

然学术界多认从黄展岳先生之说，但在一些相

关研究的著作中亦有提及还有其他不同见解供

参考，这说明学术界对此建筑群的性质并没取

得完全一致的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在以往

诸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抒以浅见，以期解开这一

难解之谜。

一、“王莽九庙”并非王莽为

汉室所建之“祧庙”

根据此遗址正式考古报告所述，遗址位于

汉长安城安门与西安门南出一公里外的平行线

内，共有十二座建筑基址有序排列。第一号至

十一号建筑分三排平列，北排、南排各四座，方

位南北相对；中间一排三座，交错于南北排之

间。在十一座遗址的四周，还围绕大围墙，四面

围墙上共辟十四座门阙。在南边大围墙外正

中，还有一座大的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台基比

北部十一座约大一倍。每座建筑的格局相同，

外围筑有方形围墙，每边正中各辟一门，四角有

曲尺形建筑，中部是“四向五室”的主体建筑。

这处建筑群中多出土王莽时代的遗迹和遗物，

如第十二号建筑础石上朱书“始建国”题记；第

三号建筑础石上阴刻王莽时期改名的“节砀”地

71



2021年第 6期

名；第二号建筑地基内的土坯上有压印的“货

布”钱文；在围墙四门处分别出土苍龙、白虎、朱

雀、玄武“四神”图像瓦当，建筑内多出土“货泉”

“大泉五十”等王莽时期的铜钱等。报告判

断，“这组建筑遗址确系王莽时修建，建成后

不久，便全部遭到毁灭性的焚毁，以后再没有

利用”［6］215。由于第二号建筑地基内的土坯上

压印有“货布”钱文，此应是当时制作该组建筑

所用土坯时压印上去的。《汉书·食货志》记载

“货布”是王莽天凤元年（14年）铸行的货币，至

地皇元年（20 年）“罢大小钱，更行货布”，此后

“货布”行至地皇四年（23年），王莽新朝就灭亡

了，这是断定此组建筑遗址年代最为确切的证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于地皇元年开始

“起九庙”，至地皇三年（22年）“构成，纳神主”，

从此建筑遗址群所处位置及建筑年代看，均与

《王莽传》记载相符。黄展岳先生认为此组建筑

群是王莽时修建，建成后不久便遭焚毁的见解

是正确的。

王恩田先生对该遗址的“基址数目、排列组

合关系、建筑规模、年代、地理方位等”进行分

析，认为：“中组建筑群不可能是‘王莽九庙’，只

能是王莽为汉室所建的‘祧庙’。”并认为是分两

次建成的：“第一次所建的是南数 1—3 排共八

座。这是王莽篡汉前所建‘祧庙’。……也就是

说王莽于平帝元始四年（4年）所建祧庙是平帝

曾祖以上远祖的庙。平帝曾祖是宣帝，自汉高

至汉宣共八帝，知王莽所建‘祧庙’包括八庙，与

中组建筑群南数 1—3排八座基址数目相等。这

是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是王莽上台后为宣

帝以后的元、成、哀、平等四帝所增建的四庙，即

中组建筑群南数最后一排四座基址。……王莽

此举与对孺子婴的策命相同，都是出于以尊崇

汉室为名，行安抚人心、稳定政局之实的政治目

的。”［5］

此论证的问题是，王莽称帝前后能否为汉

帝建庙，这是应该考虑的。王先生说：“王莽于

平帝元始四年所建祧庙是平帝曾祖以上远祖的

庙。”［5］查阅《汉书·平帝纪》，元始四年与祭祀有

关的活动有三处：“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

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此应是王莽陪同

平帝进行的郊祀活动。“夏，皇后见于高庙。加

安汉公号曰‘宰衡’。”这是平帝在高庙中为王莽

封号。同年“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庙

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此只是

平帝追尊宣帝为中宗、元帝为高宗，并不是为其

建新庙。这些活动虽都是出于王莽的谋划，但

都是以平帝的名义进行的。《王莽传》同样也记

载了这几件事。可以看出，平帝元始四年王莽

并没有为汉帝建庙，第二年平帝便死了。平帝

死后，王莽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并

选两岁的子婴为皇帝，王莽自己为“摄皇帝”，改

元“居摄”。王莽居摄时定过“祧庙”世系，但并

不是定汉帝之“祧庙”，而是王莽为其王氏家族

定的“祧庙”，以便在明堂中进行祭祀。王莽

曰：“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神

祇报况，或光自上复于下，流为乌，或黄气熏

烝，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于

济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

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

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

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

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其立祖庙五，亲庙

四。”［7］4106这是王莽追溯王氏世系之来源，并在

明堂中祭祀“祖庙五，亲庙四”，这与其后所建九

庙世系是一致的。王莽代汉立新成为真皇帝

后，其千方百计要断绝与汉王朝的关系，更不会

为汉帝立庙。如王莽于始建国元年（9 年）曰：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

‘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

利，皆不得行。”［7］王莽传，4109王莽为了断绝与汉王

朝的关系，将此前他自己策划铸造的错金刀币

和人们经常佩戴的避邪刚卯佩饰皆禁止使用。

王莽始建国五年（13 年），其姑母文母皇太后

崩，虽合葬于元帝渭陵，却用“沟绝之”，以断绝

与汉王朝的皇统关系。并“堕坏孝元庙，更为文

母太后起庙”［7］4132。王莽已将元帝庙堕坏而改

为文母太后庙，又岂能为元帝再建新庙。王莽

地皇元年，宣帝杜陵便殿魂衣由后寝自树立外

堂上，“莽恶之，下书曰：‘宝黄厮赤，其令郎从

官皆衣绛。’”［7］4161这是王莽为了断绝与汉王朝

的关系而搞的一次恶作剧，派遣黄衣吏卒厮杀

便殿赤衣守卒，以王莽新朝的黄德之气厮杀汉

王朝的赤德之气。地皇二年（21 年），“莽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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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孝昭庙，分葬子孙其中”［7］4166。同年，“莽

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

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

文。又感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

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令轻骑

校尉居其中，又令中军北垒居高寝”［7］4168。王莽

这些“革汉而立新”的举动均是在称帝之后，尤其

是在地皇元年至三年正是建九庙期间，王莽厮杀

宣帝杜陵便殿，坏孝武庙、孝昭庙，又提击、斧坏、

鞭洒高庙，王莽的这种心态又岂能为汉室诸帝建

庙。另外，王先生根据《水经注》记载，认为“王莽

九庙的具体位置应临近灞水，在汉长安城东十三

里的轵道之南”。又专门论证汉帝“祧庙即明

堂”，“中组建筑群各基址的功能，位置形制与文

献记载中的‘明堂’和祖庙相符。进一步证明‘明

堂’即‘太庙’”［5］。但《王莽传》记载，早在平帝元

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

区”。如果所谓汉帝“祧庙即明堂”，而王莽于地

皇元年在“明堂之西”“以起九庙”的记载又如何

理解？王莽九庙究竟是在汉长安城之东，还是在

明堂之西，这就更不好理解了。综上所述，王恩

田先生认为此组建筑群是王莽为西汉诸帝所建

祖庙的观点是不可能成立的。

二、“王莽九庙”的神主排列次序

黄展岳、顾颉刚先生均认为此组建筑是“王

莽九庙”遗址，但两位先生对其神主的排列次序

有不同见解。

《汉书·王莽传》记载，地皇元年，王莽见四

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乃于

“长安城南”“明堂之西”起九庙：“一曰黄帝太初

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

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

庙，凡五庙不堕云；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

曰元城孺王尊祢穆庙，八曰阳平顷王戚祢昭庙，

九曰新都显王戚祢穆庙。殿皆重屋。太初祖庙

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黄展

岳先生据此记载，将南部最大建筑推定为黄帝

太初祖庙，将南排四座按昭穆次序分别定为帝

虞始祖昭庙、陈胡王统祖穆庙、齐敬王世祖昭

庙、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将北排四座按昭穆次序

分别定为济南伯王尊祢昭庙、元城孺王尊祢穆

庙、阳平顷王戚祢昭庙、新都显王戚祢穆庙。又

据《元后传》中《自本》曰“田和有齐国，二世称

王，至王建为秦所灭”，及《王莽传》始建国元年

《策》文中提到“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

记载，将中间一排的三座分别定为远祖帝喾庙、

远祖田和庙、远祖田建庙［4］［8］214-222（见图 1）。顾

颉刚先生还有另外一种推断，基本同意黄展岳

先生对南部五庙和北部四庙的推断，但也有其

新的构思：“有庙号的九个是先于新室而存在的

王莽祖先，多出的三个似为新庙。这三个新庙，

一个是王莽自留的庙，其他两个系效法周之文

世室、武世室或汉之以文帝为太宗、宣帝为中宗

的办法，预留与子孙有功德而为祖、宗者。”将中

间一排三座认为是王莽自留庙及预留给后世子

孙有功德者而为祖、宗之庙②（见图 2）。两位先

生的观点哪一种更可信，还是从王莽所遵从的

周代宗庙制度来分析。

《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

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

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何谓

“祧”庙？《周礼·守祧》云：“掌先王先公之庙祧，

其遗衣服藏焉。”郑玄注：“迁主所藏曰祧。先公

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

武之庙。”贾公彦疏：“后稷庙藏先公，不名祧者，

以有太祖庙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

也。……其立庙之法，后稷庙在中央，当昭者处

东，当穆者处西，皆别为宫院者也。”《礼记·祭

法》：“是故王立七庙，……远庙为祧，有二祧。”

郑玄注：“天子迁庙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

中。”孔颖达疏：“‘远庙为祧’者，远庙为文、武之

庙也。文、武庙在应迁例，故云远庙也。特为功

德而留，故谓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

也。‘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庙不迁，故云‘有二

祧’焉。”以此观之，周之七庙制度，太祖庙居中，

并藏先公之迁主，文王庙为昭居左，武王庙为穆

居右，文、武之庙为后世迁主所藏之庙，故又谓

二祧庙，此三庙为百世不迁之庙。其后四亲庙，

以昭穆分列左右。随着世代的递增，父死子继，

为了将新死者的神主安置于庙中，原位于昭庙、

穆庙中的神主要依次上迁于文、武二祧庙中。

由此可见，“昭穆”和“迁祧”制度是周代重要的

解“王莽九庙”建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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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顾颉刚先生手绘“王莽九庙”庙号位序示意图

图1 黄展岳先生绘制“王莽九庙”庙号位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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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祭祀制度，依此使宗庙祭祀井然有序，不失

其伦。这便是“三礼”记载的周代宗庙制度（见

图 3）。

王莽是以托古改制为名而革汉立新的，一

切制度多从周礼。但为了标榜自己功德超过前

代帝王，也为了将自己的始祖追溯到黄帝、虞帝

等远祖，故不依周的七庙制而扩为九庙，这样才

能安置其五祖庙和四亲庙，故称九庙。实际上

王莽在居摄时就在明堂祭祀其五祖庙和四亲

庙，以序其祖统久远昭明之世系。前引王莽在

居摄时定祧庙的文中，已将其王氏祖统厘得很

清楚，往前追溯至黄帝、虞帝等先祖，“以著黄、

虞之烈”，而立五祖庙；往后则“宜序于祖宗之

亲庙”，而立四亲庙，以序王氏之嫡系。可以看

出，王莽在称帝之前就开始祭祀其九位祖先

了。既然王莽于地皇元年开始专为其自定的九

世祖先建庙，至地皇三年“九庙盖构成，纳神

主”［7］王莽传，4174。此肯定是纳其九世神主入庙，这

样才能称为“九庙”。依此来判断，遗址的十二

座庙中肯定包括王莽自定的九位神主庙是没有

问题的。

黄展岳先生的观点是将南部五座定为五祖

庙，北部四座定为四亲庙，中部三座的中心定为

远祖帝喾庙，左右分列远祖田和、田建庙。如依

这种定位，王莽死后其神主安放何处？尤其是

王莽是按昭穆制度设立九庙的，后死者的神主

要按昭穆制度安置于庙中，原位于昭庙、穆庙中

的神主要依次上迁于祧庙。按此制度，王莽死

后的神主应按昭穆位置放置庙中，其上四亲庙

神主要依次迁于祧庙。王莽是“承皇天上帝威

命”而王之君，是新王朝的开国皇帝，而其四亲

庙之祖均是王莽建新朝当皇帝之后，才追谥为

“王”的，其开国皇帝之神主能放置在被追谥为

“王”的迁祖庙中吗？以王莽遵从的周礼所强调

的君臣之名位，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再者，王莽

既然以昭穆次序设计庙位，肯定要遵循迁祧之

制。那么，何庙能定为祧庙以安王莽神主及后

死皇帝迁祧之神主，这就更难确定了。因此，黄

先生将中部一排三座推定为帝喾及田和、田建

庙的观点，似乎不符合王莽所自定的九庙要遵

循“昭穆”位次和“迁祧”制度。

顾颉刚先生同意黄展岳先生对南部五庙和

北部四庙神主的推断，而将中部一排的三座定

为三新庙，认为是王莽自留庙及预留给后世子

孙有功德者而为祖、宗之庙。这种认定既保留

了王莽自定的五祖庙和四亲庙，正合称“九庙”，

又预留了王莽作为开国皇帝死后其神主入庙中

最为中心位置，也预先安排了后世子孙左昭右

穆的庙位，在实行后世死者神主迁庙时，正可效

法王莽所遵从的周制文、武“二祧”之法，将左右

两侧预留的祖、宗之庙作为昭穆“二祧”庙实行

“迁祧”之制。此正符合“三礼”记载的宗庙昭穆

制度和迁祧制度，也符合王莽建九庙以延续其

皇统，固其“万世之基”的目的。因此，顾颉刚先

生的观点应是可信的。

三、王莽“起九庙”而建

十二座之缘由

现在的问题是，此建筑群共十二座基址，为

什么王莽却称“起九庙”，其数目不符，这是学术

界长期以来最为不解的原因所在。俞伟超先生

也赞同黄展岳先生将此组建筑定为王莽九庙，

但也提出了疑虑：“这组巨型建筑群，按之方位

和时代，当即王莽九庙。所不解的是建筑物的

数目为什么超出了九庙之数。”③黄展岳先生“为

了寻求比较合理的解释”，对宗庙制度进行了较

图3 “三礼”记载周宗庙昭穆位序及迁祧示意图

解“王莽九庙”建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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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分析考察，认为“周七庙实际上可以不止

七庙，鲁五庙实际上可以多至十庙，如果此论

不误，王莽九庙实际上也可多出三个了”，“依

‘降杀以两’之义，王莽的祖宗庙自然要称九庙

了”［4］［8］214-222。

然而，此论并没有解除学术界的疑虑，至今

仍然是难以取得共识的难解之谜。其实，王莽

之所以称“起九庙”而建十二座，是因为王莽还

在世，不能称为自己立庙之故，这是其最根本的

原因所在。这种生前立庙但不能称“庙”的现

象，有汉以来就存在，是汉王朝的固有观念。《史

记·孝景本纪》载景帝“中四年三月，置德阳

宫”。《集解》引臣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

讳不言庙，故言宫。”《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光

三年夏“起龙渊宫”。《三辅黄图》云：“武帝庙，号

龙渊宫。”《汉书·宣帝纪》载宣帝神爵三年春“起

乐游苑”。《三辅黄图》云：“宣帝庙，号乐游。”尤

其是王莽为其姑母元帝皇后王政君所建的生祠

只能称“长寿宫”而不能称“庙”，《汉书·元后传》

载王莽“堕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

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长寿

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据此可以推测，

王莽为自己及子孙预留的三座庙就不好称

“庙”，而只能称为其已故的九世祖先“起九庙”

了。此也可以进一步证实，顾颉刚先生将中排

三座认定为王莽自留庙及预留后世子孙有功德

而为祖、宗之庙的观点，正符合汉代生前建庙但

不称“庙”的惯例，从而也解决了王莽建十二座

庙却称“起九庙”的难解之谜。

同时，这种庙位的安排，应是王莽以君臣名

位规划的，南部五远祖庙神主是黄帝、虞帝及三

位齐国国君，此五远祖庙不堕。北部的四庙神

主虽是王莽的四亲祖，但毕竟是王莽称帝后追

谥为“王”的，将其安排在北部，与最中部王莽自

留的皇帝之庙保持了君臣之名位。如此，王莽

生前作为孝子，既保留了四亲庙进行祭祀；至其

死后，神主纳入庙之中心之位，则不失其开国皇

帝至尊之地位；其两侧为“子孙有功德而为祖、

宗者”的左昭右穆二祧庙，以序后世迁祧之制。

这样，使宗庙祭祀井然有序，不失其伦，以传万

世。这应是王莽精心规划的新朝宗庙制度，并

将其“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7］4161。

余 论

此建筑群各基址均是“四向五室”的格局，

何以如此格局？黄展岳先生早在 1960年发表简

报中指出：“这组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建筑形制、

规模大小如出一辙，细部结构又都有一定不移

的方位，可能就是汉武帝以后作为政治指导思

想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建筑上的反应。”在当时考

古资料还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黄先生提出此

观点还是难能可贵的。西汉时期由于受“五行”

思想的影响，一切礼制性建筑均筑成“四向五

室”的布局。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祭

祀五方帝神体系。《史记·封禅书》载：“（高祖）二

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

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

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

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

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可见高祖刘邦对五行、五

帝、五方、五色等宇宙观是非常信奉的，所以在

秦雍四畤的基础上确立了雍五畤，以祭祀五方

帝神。汉文帝时曾将祭祀五方帝神移至都城长

安北部的“霸渭之会”，修建了“渭阳五帝庙”，其

建筑形制为“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

色”［9］封禅书，1654。依此观之，其建筑格局也应当是

“四向五室”的一座大型建筑。汉文帝于建“渭

阳五帝庙”的同年，还在长安的长门附近“立五

帝坛，祠以五牢具”［9］1654。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五行宇宙观在西汉

时期是非常盛行的，高祖刘邦的高级文臣陆贾，

文帝的高级文臣贾谊、公孙臣等都是西汉前期

五行思想的极力倡导者，这种观念落实到这些

礼制性的建筑上，便成了“四向五室”的建筑格

局。东汉经学家郑玄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种礼

制性的建筑理念。郑玄注《周礼·冬官·考工记》

“夏后氏世室”云：“堂上为五室，象五行也。”贾

公彦疏云：“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庙制如明堂，

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

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10］927贾公彦《周礼·
春官·大史》疏云：“明堂、路寝及宗庙，皆有五

室，十二堂，四门。十二月听朔于十二堂，闰月

各于时之门。”［10］817 考古发掘的汉景帝阳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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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经石”遗址为景帝的陵庙，呈“四向五室”结

构［11］98，此可证实西汉时期各类庙的形制均是“四

向五室”的格局。王莽是遵从周礼的，所以其建的

九庙皆为“四向五室”格局。

以上是笔者对“王莽九庙”遗址的一些粗浅

看法，供研究者参考。如有疏漏之处，也欢迎方

家斧正。

注释

①姜波先生认为“王莽九庙”遗址中的“F12”可能为“明

堂”遗址（载《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3年版，第 67页）。刘瑞先生称此组建筑群为地皇新

庙，建成初期神主位序是，南部的 5座属于王莽追认的

先祖庙，北部的 7 座中，中间一排的中心 6 号为伯王昭

庙，东侧 5号为儒王穆庙，西侧的 7号为顷王昭庙，北部

四座中的 2号为显王穆庙，其余 3座为预留庙。王莽死

后神主纳入中心 6号伯王昭庙中，其四亲庙神主均迁至

太祖王莽庙中，余 6 座按昭穆制度预留为后世子孙庙

（载《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214页）。②参见黄展岳文中引用

顾颉刚的观点。③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1973

年编撰的铅印讲义：《战国秦汉考古（上）》，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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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anation of the Myste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Wang Mang Nine Temples”

Gao Chongwen

Abstract: Huang Zhanyue judged that the twelve building base sites found in the south of Chang’an City in Han
Dynasty were the site of“Wang Mang nine temples”, including three added temples of Diku, Tianhe and Tianjian,
which are combined into twelve temples. Gu Jiegang claimed that the three more temples should be Wang Mang’s self
retention temple and the temple of meritorious descendants. Wang Entian believed that this group of buildings is the
ancestral temple built by Wang Mang for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ancestral temple system
of the Zhou Dynasty respected by Wang Mang, auording to“Three Rites” recorded the system of Zhao Mu and moving
the temple，Gu Jiegang’s inference is more credible.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why Wang Mang built twelve
temples is the tradition of establishing temple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ut not calling them “temples”. This
phenomenon of establishing a temple but not calling, has existed since the Han Dynasty, which is an inherent concept
of the Han Dynasty. The pattern of“four directions and five chambers” is derived from the five elements cosmology as
the political guiding ideolog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Wang Mang nine temples; the system of Zhao Mu; ancestral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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